
名家新作

江湖第一门户
刘鸿伏一

去岳阳城陵矶新港访一位老友，多年

未见，想必鬓已半白了吧？当年他还是意气

风发的巴陵少年，文才出众，我把他延揽至

我主持的杂志社当文学编辑，诗酒往还，很

是意气相投。后来他回家乡，在城陵矶港务

局任文职。

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们相互间走动很

少。我因公去岳阳调研，城陵矶的发展自然

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我得先完成市区的

调研任务。顺道访友，用的却是见缝插针的

工夫，所以就约他先去大湖与长江汇合口

观景。

坐朋友的快艇到达城陵矶的江湖分界

处，已临近傍晚。快艇慢下来，柳叶似的浮

荡在波尖和浪谷。巨大的压迫感和辽阔澎

湃的大视觉，让人有进入异样空间的错觉。

站在艇上，望见那条伟大的江河与大湖，界

线分明，又相互融合，在一轮落日下壮阔辽

远到无以复加。

抬头望城陵矶，峭壁千仞，突兀雄奇，

恰如一头猛虎踞伏于汹涌的波涛之上，左

脚踏住八百里洞庭，右脚踏住万里长江。南

踞巴陵，北挽荆州，揽江控湖，锁钥半个天

下，是自古兵家必争之险隘，商旅必经之巨

埠。城陵矶为长江三大名矶之首，既为江湖

锁钥，也是江湖第一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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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间与老友喝茶闲扯，问起城陵矶，请

他从历史变迁到目前状况捡最紧要的说一

说。老友一肚子城陵矶的故事，不知不觉三

个多小时过去，都倦了，便抱拳作别，各归

各处。

如果说岳阳自古以来是湖南水运交通

的总枢纽，那么，城陵矶则是岳阳的咽喉所

在。

从地理上考察，岳阳作为湘北门户，水

路连通湖南 74个县市区（湖南共 122个县市

区），而且处在长江、洞庭湖与湘江、资水、沅

水、澧水等交汇点，是湖南与长江大动脉贯

通的锁钥，更是通江达海的深水良港。

从地质结构上讲，在这偌大的洞庭古

陆上，城陵矶地层为板溪群浅变质岩基底，

处于湘江古断裂带上。从第四纪开始，河、

湖一直在沉陷，边侧抬升，矶头兀然俯临江

岸，南北处于东风湖与芭蕉湖两湖之间，面

朝荆江，三面临水，一面与陆地相接，以城

陵山为柱，燃灯岭为制高点。城陵矶突起于

江、湖交汇口，具有抗冲击与分流的作用，

常年不淤不冻，最高水位 32.52 米，最低水

位 15.24 米，而且拥有漫长而完美的自然岸

线。造物主就是这样鬼斧神工，以最大的慷

慨给人间留下一个无与伦比的天然良港。

城陵矶在商代即建有彭城，是湖南最早

的城市之一，此城在城陵山之半腰，《水经

注》上称之为“故城”。商代选择在此处建城，

应该是出于战略布防的考虑，也可能还有利

用水利之便从事商业运输活动的需要。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鄂君启组建过

大型商业船队，并持楚怀王赐的铜节经城

陵矶的无假关（庚木关）走遍洞庭四水，财

帛货物，流通无碍。又，史载秦始皇统一中

国后，第二年出巡，遇大风，不得渡。风浪稍

息后才经由城陵矶入洞庭，到达湘山。

到了汉代，城陵矶已经初具通商港口

的雏形，商家麇集在此，水运商贸非常活

跃。这从城陵矶历年考古发掘出土的众多

汉墓可以佐证。

三国时鲁肃筑巴丘城（岳阳），在洞庭

湖大规模训练水军。当时刘备占据益州拒

绝归还荆州，东吴大都督周瑜已死，孙权命

鲁肃接替周瑜，率万余精兵屯驻巴丘以牵

制关羽。

在战术上，鲁肃与关羽在常德进行了

一场军事谈判，并划湘江为界，遂成魏蜀吴

三家鼎立之势。从历史遗迹来考察，当年鲁

肃的练兵场所和点将之处，范围甚广，岳阳

楼，当时即为鲁肃的点将台，叫阅军楼，作

为军事指挥和检阅水军的设施。此楼到魏

晋南北朝时改叫巴陵城楼，唐代初期叫南

楼，开元四年才定名为岳阳楼。

可以说，一个城市的演变和沧桑，全在

历史的一两个关键节点上生发出来。如果

没有鲁肃修筑巴丘城，也可能没有后世的

岳阳城了。

巴丘城与城陵矶成为两大港口，商贾

云集，水运发达，吞吐天下财帛，非常繁华。

随着时代的推移，处在湘北门户咽喉

重地的城陵矶，地理优势与航运作用越来

越显得重要。如整个唐朝近三百年时间，中

国的经济发展由北向南转移，长江与几条

运河作为贯通南北的动脉，实为国运所系。

毫无疑问，岳阳港口担负起城市生活

和发展的服务功能，而城陵矶则因特殊的

地利，成为水上中转站和水陆中转站，更成

为 货 物 集 散 地 与 通 江 达 海 的 江 湖 第 一 门

户。隋唐时期湖南的大米、茶叶和著名的长

沙窑、岳州窑瓷器，生意兴隆，流通四海。到

了宋代，湖南所产之茶，远销西北，外销他

邦，所出产之瓷器、桐油、竹木、木炭等商

品，都必须经城陵矶漕运中转。

元代设湖广行省，城陵矶是长江上最

重要的十二个驿站之一，是湖广行省水运

总枢纽和最大港口，对湖广行省的发展和

繁荣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城陵矶发展到

清代，漕粮运输达到木帆船时代的鼎盛时

期。至 1899 年，岳州港开埠，城陵矶关开关，

结束了长达两千年的木帆船运输时代，外

国货轮与商船入港，开启崭新的深水良港

航运历史，从此城陵矶一步步发展成为对

外开放的重要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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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后 ，城 陵 矶 在

1951 年设镇，1955 年改为公社分社，再到后

来升格为港务局，城陵矶港从管理机构到

新码头的建设，再到粮库货仓及铁路公路

交通建设，都迎来飞跃发展。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作为江湖第一门

户的城陵矶港，已建设成为立体式多功能

深水良港，是长江流域重要的江海直通的

现代化港口。进入新世纪后，城陵矶新港建

成，湖南区位优势最好、吞吐能力最强、现

代 化 程 度 最 高 的 国 际 集 装 箱 大 港 正 式 营

运，有力提升了岳阳乃至全省对外经济发

展的质量和速度。尤其是危险物品中转资

质的获得打开了湖南烟花鞭炮及化工品不

能外销的瓶颈。

近年来城陵矶新港迅速参与中部双循

环大通道的合作，将内陆物流变成国际循

环通道，大力引入资金和项目，让物流大运

量企业入驻落户，全面提升了经济内驱运

营能力与业绩，是长江中上游三大港口之

一。岳阳升格为自贸区片区后，城陵矶迎

来新的发展机遇，江湖第一门户将更大限

度地发挥联通天下的作用。

在微曦的晨光中，站在城陵矶制高点

俯瞰宏伟壮丽的新港口，向南，烟水深处那

座千古名楼，烟火人间的忧乐，萦迴盘绕。

回头看燃灯岭，仿佛在永远燃着灯火；城陵

矶峭壁下的涛声，如鼓角、如集结号，滔滔

在天地之间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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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温暖的冬天，晴朗的日子

还在持续，却传来了令人悲痛的消

息：11 月 26 日，金振林老师因病去

世了，享年 88 岁。

湖南省儿童文学学会的微信

群里，不断地回响着悼念之声。我

的家乡绥宁县文联原主席陶永喜

写道：“深切怀念金老师。金老师任

主编的《小溪流》1989年第 4期发表

了我的儿童小说处女作《不知名的

鸟》，被当年《儿童文学选刊》选载。

金 老 师 盛 情 邀 请 我 参 加 了《小 溪

流》南岳笔会，还在《小溪流》‘湖南

儿童文学作家评介’栏推出我的小

说《寒露》和评论家伍振戈老师的

评论文章《青叶河上的美丽鸟儿》。

金老师的恩情没齿难忘。”

这段深情的回忆与缅怀，瞬间

让我回想起第一次见到金老师的

情景。

陶永喜的《不知名的鸟》是绥

宁儿童文学的发轫之作，它被发表

出来后，我和陶永灿受到鼓舞，也

给《小溪流》投稿。我的《春笋正拔

节》，陶永灿的《乡村人物三题》，相

继在《小溪流》发表了，也被《儿童

文学选刊》转载了。1991 年暑假，

《小溪流》的年度笔会搬到绥宁县

城召开。《小溪流》的笔会原来一直是放在南岳开的，

已经开了九届。这一次，为了三名创作刚起步的年轻

作者，金主编带着一群来自各地的作家，把笔会搬到

我们家门口来了。我第一次见到了金老师。身材高大

的金老师，说话中气十足，快言快语。他说：“你的小

说，情节是有冲突的。写出了冲突，人物就活了。”初次

见面，金老师对我说的几句话，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

里。

金老师不仅关注我们绥宁的年轻作者，汤素兰、

庞敏、皮朝晖、谢乐军等都受到他的关注和提携。汤素

兰在湖南师大中文系读四年级的时候，到低年级教室

里旁听了一堂儿童文学课，写了童话习作《两条小溪

流》投给《小溪流》杂志。她毕业后分配到一所中专做

老师，意外收到了师大老师转寄给她的样刊，她的“自

然来稿”被发表了。庞敏在沅江的乡镇文化站工作，谢

乐军在洞口县的农村小学做老师，皮朝晖在湖南第一

师范上学，他们都在《小溪流》留下了文学创作的最初

脚印。

2019 年 11 月，湖南省儿童文学学会拟开展一次

活动，我负责联系金振林老师。他接到邀请信后，发来

一段话：“你们很为湖南儿童文学争气争光，回忆五十

五年前我调到省作协时，蒋牧良恩师初次找我谈话，

说儿童文学是块白纸，要我先当两年干事，然后专搞

儿童文学。四十年前我在康濯老师支持下，斗胆创办

了《小溪流》。我发现儿童文学学会的正副会长，都是

在我手上发表处女作的，如汤素兰、你、谢乐军、皮朝

晖、庞敏等，现在都是我国、我省儿童文学的中坚力

量，我怎不欣慰？我可以对蒋老康老的在天之灵说一

声：老师，我没辜负你们的期望，湖南儿童文学已是一

支颇有实力的湘军了！”

作为一名作家，金老师文学创作起步很早。1958

年，他 20 岁时就在《少年文艺》（上海）发表了处女作，

同年出版《山谷红旗飘》，被译成朝鲜文、盲文等出版。

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出版小说、散文、儿童文学、纪实

文学等 40 多部。1979 年《小黑子和青面猴》获第二届

全国少儿文艺奖，1995 年《巨人之子毛岸英》获中宣

部“五个一工程”一等奖。《小鸟和小孩》获陈伯吹儿童

文学奖。创办《小溪流》杂志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编

辑和发行工作上，刊物越来越受到读者欢迎，几年后

发行量达到三十余万册。

金老师注重刊物内容建设，密切联系全国知名作

家，重视培养年轻作者，也把关切的眼光望向域外，敞

开胸怀办刊，推动更大范围的创作交流。1990 年 5 月，

《小溪流》杂志主办首届世界华文儿童文学笔会。1991

年 5月，他赴芬兰出席第 28届世界期刊代表大会。1993

年 10 月，他访问美国。1994 年 6 月，他出席了中国台北

“海峡两岸儿童文学学术研讨会”。

2014 年 12 月，我随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作家

访问团到访中国台北，见到了台湾儿童文学作家林

焕彰、桂文亚，他们得知我来自湖南，立即问起金振

林老师的近况，说起《小溪流》多年前推介过他们的作

品，金老师还邀请他们上了南岳衡山，往事记忆犹新。

金老师退休后，依然密切关注《小溪流》，他不止

一次说：自己有两个儿子，一个是民航飞行员，驾着飞

机在天上飞，另一个就是他创办起来的《小溪流》，给

孩子们带去精神食粮。两个儿子都是他的骄傲，都牵挂

在他的心头。2020 年春天，因文化体制改革，《小溪流》

杂志将落户湘少社，他得知后给我发来微信：“听说小

溪流找到少儿社这个新婆家，十分欣慰。我希望小溪流

在少儿社能更上层楼。”他还说，“抓两个重点，第一是小

说、童话，每期有一两篇力作，为全国作家提供园地，同

时增加刊物的含金量。第二，办好《小小溪流》，此栏目特

受语文老师和小作者的青睐，对提高发行量起很大作

用。”他还郑重其事地落款：“一个曾为《小溪流》流过

汗水的老编者”。

金 振 林 老 师 年 逾 八 十 ，仍 然 笔 耕 不 辍 。2023-

2024 年，他写了十多篇回忆文章，如《茅盾给〈小溪

流〉题写刊名》《冰心嘱我全心全意为儿童》《三见童话

爷爷严文井》等，发表在《文汇报》“夜光杯”副刊和《长

沙晚报》“橘洲”副刊，其中多篇被《作家文摘》转载。这

些回忆文字让我们得以了解，他克服巨大困难，创办

了《小溪流》，并请茅盾先生题写了刊名。我们从中看

到创刊人与老一辈作家的爱与情怀，看到了一份刊物

的源头和传承，它汇聚着儿童文学的爱与美，努力去

创造更好的明天。

金振林老师与《小溪流》同在，与儿童文学同在！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金振林，中国作家协

会会员，《小溪流》杂志原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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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的荷花枕，枕套上绣着两朵褪了色的荷花，

花瓣边缘已经泛白，但针脚依然整齐。

这枕头是外婆亲手缝制的，用晒干的荷花瓣作芯

子。每年夏天，荷花盛开时，她便摘下最新鲜的几朵，

一瓣瓣剥下来，摊在竹筛里晾晒。晒干的花瓣会蜷曲

起来，颜色由粉红转为淡褐，捏在手里沙沙作响。

“荷花最干净，生在泥里却不沾一点脏。”外婆常这

样说道。她晒花瓣时，我便蹲在旁边观看。江南的夏日烈

日炎炎，不过两三日，那些花瓣就干透了。外婆将它们收

进一个蓝布口袋里，攒够一冬，等到来年开春，便拆开旧

枕套，倒出已经失了香气的旧花瓣，换上新的。

外婆的针线活极好。她绣荷花时从不用描样子，

信手便是一朵。我常见她坐在堂屋的门槛上，就着天

光绣花。她的银顶针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针线穿过粗

布的声音很轻，却极清晰。她绣花时嘴唇微微抿着，眉

头也不皱，仿佛这不是什么费神的活计。

夏夜里，竹床摆在院中的老槐树下。外婆拍打着

荷花枕，花瓣便在布里簌簌作响。我躺上去，头刚沾着枕

头，便有一缕极淡的荷香钻入鼻孔。这香气不似鲜花那

般浓烈，倒像是从很远的水塘边飘过来的，时有时无。

“从前啊，有个荷花仙子……”外婆摇着蒲扇，开

始讲那个我听了无数遍的故事。她的声音和着蝉鸣，

在夏夜里显得格外清凉。我望着天上的星星，觉得它

们也在一闪一闪地听故事。外婆讲到仙子化作一朵荷

花时，总会轻轻拍一下我的枕头，于是那些干花瓣就

发出细碎的声响，仿佛在应和她的故事。

梅雨季节，空气潮湿，荷花枕会变得有些绵软。外

婆怕花瓣发霉，一遇晴天就赶紧捧出去晒。她将枕头

放在竹竿上，用手轻轻拍打，让花瓣均匀地铺开。晒过

的枕头蓬松了许多，荷香也似乎更浓了些。我总爱把

脸埋在里面深深吸气，外婆便笑：“傻孩子，花香都叫

你吸光了。”

有一年夏天特别热，我生了痱子，背上刺痒难耐。外

婆用晒干的荷叶煮水，给我擦身子。水是淡绿色的，带着

荷叶的清香。擦完后，她又拆开荷花枕，取出一些花瓣碾

碎，掺在痱子粉里。“荷花最凉快，”她说。果然，扑了这粉，

痱子便不那么痒了。

后来我长大了，去外地上学。临走前，外婆塞给我

一个小布包，里面装着她新晒的荷花瓣。“睡不着时就

闻闻。”她说。我到了学校，把那包荷花瓣放在枕头下，

果然夜夜安眠。

去年回老家，见外婆的荷花枕已经旧得不成样

子。绣线脱落了大半，枕角也磨破了。我要给她买个

新枕头，她却不肯：“旧的睡着踏实。”

如今外婆不在了，那只荷花枕被我收在箱底。偶

尔打开箱子，还能闻到那一丝若有若无的荷香。这香

气让我想起夏夜的星空，想起外婆摇着蒲扇讲故事

的声音，想起花瓣在枕芯里沙沙作响。周邦彦词云：

“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外婆的

荷花枕里，藏着的正是这样的江南。

外婆的荷花枕
林钊勤

白马湖

我在湖的下游仰望上游

仰望了一个童年

那匹白马始终不肯

再跑出传说与我会合

一起去红尘里还俗

然后相敬如宾

一湖的绿水被这里的人

反复使用了几十年

今天用旧了

龙山的清泉

明天来鲜活

不知名的鱼在水底

闲庭信步了却俗事

我在一滴湖水中

见到前身

然后失踪

孙家桥

路过白马寺

离村庄

就不远了

马路旁

左有青山

右有良田

药王碑上

字迹虽模糊

却诉说

药王孙思邈

千年前

来此行医痕迹

二十七年功与名

在药王广场铭记

与白马湖守望

随孙水河

去流传

一到夏季

河水干枯

裸露出旧桥

老三拱桥

三个反复

撕裂的伤疤

待新桥建成了

才愈合伤口

连通两岸的心

站在桥上

看秀色可餐

人情冷暖

想古今多少事

都付流水

天下苍生

殊途同归

出生在

孙家桥村的人

死后只愿

埋葬在村庄的

土里

孙思邈

千年前

生在唐朝

自幼多病

不吟诗

却学医

远祖是屈原

他叫孙思邈

还未封药王

拒当官

喜炼丹

游学于华夏

隐身终南山

曾住孙家桥村

一住二十七年

白天上龙山

尝草采药

夜晚宿村庄

撰医成书

他行医救难

常路过白马寺

驻足休憩

然后随

孙水河流传

他精于内科

擅长妇儿科

重德敬命

贵贱亲仇

皆一视同仁

只为人民解除

身体疾苦

其著作比身高

独创很多第一

方书之祖千金方

尤为人类至宝

与世长辞时

享年百岁上

得道成

仙人也

龙山

龙头在涟源

龙尾在新邵

山形南北舒展

蛟龙口吐仙气

孙水河的源头

源于此山中

同一块土地

两种籍贯的人

几辈子曾为

这座神山的归属

折腾不已

打过口仗

也打过群架

甚至闹到了衙门

那些受伤的人

早已走进历史

风干不语

只有神山的绯闻

至今口耳相传

千年之前

药王孙思邈

白天到龙山上

对花鸟虫草非礼

天黑才下山

夜宿孙家桥村

寐了二十七年

山顶后立药王殿

供爬山人去瞻仰

神山上的人

常走下山来

入世耀祖

神山下的人

常走上山顶

求神祈愿

进进出出都是

凡夫俗子

白
马
湖
（
外
三
首
）

雪
马

汉
诗
新
韵

作家写作家

湖南城陵矶国际集装箱港。 通讯员 摄


